
一
年
一
度
的
復
活
節
與
清
明
節

將
接
踵
而
來
，
兩
節
被
兩
天
上
班

日
隔
開
，
連
同
周
六
、
日
，
合
共

便
有
個
多
星
期
，
適
逢
春
暖
花
開

日
，
正
是
旅
遊
度
假
好
時
機
。

花
開
花
謝
總
有
時
，
愛
花
賞
花
更
要

惜
花
。
春
節
期
間
桃
花
盛
開
，
價
值
正

如
各
式
各
樣
的
年
花
一
樣
，
如
海
鮮

價
，
特
貴
。
今
年
春
暖
早
，
年
花
開
得

燦
爛
，
賞
花
時
節
短
。
幸
而
三
月
杜
鵑

紅
，
四
月
木
棉
花
花
期
長
，
尤
在
廣

州
，
有
句
俗
語
稱
：
木
棉
花
未
開
完
，

棉
襖
也
不
應
入
櫳
。
即
是
說
，
天
氣
還

會
冷
呢
。
香
港
禮
賓
府
每
年
開
放
日
，

好
讓
愛
花
者
一
遊
，
誠
最
佳
免
費
賞
花

地
。
此
時
此
刻
，
最
熱
門
的
花
當
然
是

櫻
花
。
往
時
一
談
起
櫻
花
，
不
由
人
不

想
起
日
本
。
當
下
，
日
圓
大
貶
值
，
遊

日
本
旅
費
不
高
，
消
費
抵
，
復
活
節
假

期
遊
日
本
乃
最
熱
門
旅
遊
點
是
也
。
其
實
，
較
短

途
者
，
台
灣
、
內
地
等
櫻
花
綻
放
供
觀
賞
拍
照
景

點
可
不
少
。
四
月
河
南
洛
陽
牡
丹
節
，
包
括
白
牡

丹
、
黑
牡
丹
在
內
的
各
色
牡
丹
，
花
開
富
貴
，
爭

妍
鬥
艷
。
唐
大
詩
人
劉
禹
錫
︽
賞
牡
丹
︾—

—

唯
有

牡
丹
真
國
色
，
花
開
時
節
動
京
城
。
最
是
感
人
。

心
情
靚
靚
之
時
，
眼
見
的
盡
是
，
處
處
繁
花
似

錦
，
枝
頭
鳥
唱
蟬
鳴
！
人
生
一
樂
也
！

學
生
哥
、
打
工
仔
最
開
心
是
假
期
，
耶
穌
基
督

受
難
三
日
，
復
活
打
救
世
人
，
造
就
了
﹁
復
活

節
﹂，
也
讓
全
球
多
個
地
區
都
有
復
活
節
假
期
為
耶

穌
復
活
而
慶
祝
。
小
朋
友
被
復
活
蛋
、
朱
古
力
、

復
活
小
白
兔
等
應
節
品
逗
得
樂
透
了
。
難
為
了
家

長
們
在
復
活
節
安
排
吃
大
餐
，
吃
、
喝
、
玩
、

樂
，
花
費
大
出
血
。
但
不
打
緊
，
事
關
難
得
有
假

期
合
家
歡
樂
呢
！
今
個
復
活
節
，
股
市
好
友
期
望

有
個
股
市
復
活
夢
。
事
關
執
筆
之
時
，
儘
管
美
股

和
日
股
因Q

E

造
就
小
牛
市
，
惟
香
港
卻
因
內
地
逆

市
收
緊
銀
根
，
香
港
三
大
銀
行
也
配
合
政
府
出
辣

招
，
收
緊
按
揭
利
息
加
了
息
，
港
股
輾
轉
下
跌
，

㞫
生
指
數
二
萬
二
千
點
岌
岌
可
危
。
走
勢
轉
差
，

信
心
漸
失
。
好
友
失
望
之
餘
，
唯
有
望
上
帝
打

救
，
信
耶
穌
得
水
牛—

牛
市
重
回
，
股
市
復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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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的
樓
價
及
租
金
已
經
高
至
成
為
全

球
之
最
、
平
民
百
姓
難
以
負
擔
的
地
步
。

政
府
見
此
先
後
推
出
各
項
政
策
招
數
打
壓

樓
市
，
銀
行
也
加
息
，
希
望
樓
價
租
金
皆

能
回
落
。
這
個
彈
丸
之
地
，
越
窮
負
擔
越

高
。
㜜
房
雖
說
租
金
銀
碼
細
，
但
當
除
以
呎

價
，
卻
是
豪
宅
的
價
錢
，
現
實
之
殘
酷
，
實
在

令
人
感
慨
。
最
近
聽
到
一
個
協
助
低
下
層
租
屋

的
社
企
故
事
，
使
人
在
冰
冷
的
香
港
裡
，
找
到

一
點
溫
情
。

好
友
告
訴
我
，
有
一
位
有
成
就
及
地
位
的
社

會
賢
達
，
眼
見
一
方
面
有
不
少
基
層
家
庭
難
以

負
擔
昂
貴
租
金
，
另
一
方
面
空
置
沒
人
住
的
單

位
卻
不
少
。
業
主
會
因
為
各
種
理
由
寧
可
將
房

子
空
置
而
不
出
租
，
諸
如
怕
收
樓
難
；
怕
遇
上

欠
租
的
住
客
；
不
急
切
要
錢
用
；
免
麻
煩
等

等
。那

位
熱
心
人
，
以
個
人
的
名
譽
及
信
用
作
保

證
，
向
這
些
業
主
租
屋
，
以
自
己
的
名
義
來

租
，
並
由
他
支
付
租
金
，
但
明
言
是
作
為
社
會

服
務
用
途
，
要
求
支
付
最
低
的
租
金
。
他
租
來

不
同
的
單
位
後
，
便
經
由
議
員
或
福
利
機
構
轉

介
一
些
因
沒
工
作
難
以
租
屋
的
貧
困
單
親
家

庭
，
讓
他
們
分
拆
租
住
這
些
單
位
，
一
個
家
庭
佔
一
個
房

間
，
一
個
單
位
由
三
、
兩
個
單
親
家
庭
共
用
。

幾
個
家
庭
共
住
的
目
的
，
是
希
望
大
家
能
發
揮
守
望
相

助
的
精
神
。
單
親
家
長
要
照
顧
年
幼
子
女
，
便
難
以
外
出

工
作
，
若
幾
個
家
庭
互
相
照
應
，
便
可
以
輪
流
看
顧
孩

子
，
輪
流
上
班
賺
取
生
活
費
，
為
家
庭
經
濟
打
好
基
礎
。

由
於
大
家
的
背
景
相
若
，
在
精
神
上
也
可
以
互
相
支
持
。

聽
說
這
位
熱
心
人
，
幫
助
了
不
少
貧
困
單
親
家
庭
，
尤

其
是
徬
徨
無
助
的
新
移
民
。
這
樣
的
幫
忙
，
是
政
府
所
不

能
提
供
的
。
我
雖
然
不
認
識
這
位
熱
心
人
，
但
為
他
的
誠

意
和
愛
心
，
深
受
感
動
，
心
生
敬
重
。

社
會
上
有
心
助
人
者
不
少
，
但
如
何
幫
忙
，
是
否
收
到

實
效
，
是
否
社
會
所
需
，
都
很
重
要
。

百
家
廊

晨
　
風

助人租屋的社企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農
曆
年
初
聽
了
一
場
向
已
故
粵
樂
大
師

尹
自
重
先
生
致
敬
的
音
樂
會
，
但
是
﹁
醉

翁
之
意
不
在
酒
﹂，
乃
是
為
了
現
場
聽
周
頌

雅
小
姐
的
歌
。

尹
大
師
有
﹁
梵
鈴
王
﹂
的
美
譽
，
梵
鈴

是
小
提
琴
的
別
譯
。
今
天
的
用
法
，
一
般
是
說
及

用
在
粵
曲
粵
劇
拍
和
的
才
叫
梵
鈴
。
梵
鈴
可
以
說

是
﹁
西
樂
是
體
、
粵
韻
是
靈
﹂，
尹
大
師
調
了

絃
，
音
色
仍
是
小
提
琴
，
韻
味
卻
是
中
華
樂
音
。

知
道
雅
姐
的
歌
，
全
拜
互
聯
網
流
通
﹁
侵
權
影

音
﹂
所
賜
。
網
上
有
高
賢
說
雅
姐
堪
稱
﹁
省
港
澳

星
腔
一
姐
﹂，
這
是
極
高
的
稱
譽
，
找
曲
一
聽
，

完
全
同
意
。
小
明
星
體
弱
多
病
、
長
期
肺
病
纏

綿
，
因
此
她
要
避
重
就
輕
，
傳
世
名
曲
的
內
容
，

多
以
文
弱
書
生
護
花
無
力
而
懊
恨
怨
嘆
為
主
。
雅

姐
的
唱
法
就
最
有
﹁
星
味
﹂，
難
怪
當
年
雅
姐
有

﹁
新
小
明
星
﹂
之
譽
。
國
內
幾
位
當
唱
的
星
腔
傳

人
就
嫌
力
量
過
強
，
何
萍
、
梁
玉
嶸
都
是
如
此
，

葉
幼
琪
亦
宜
再
收
斂
，
才
是
﹁
祖
師
姐
姐
﹂
的
風

格
。現

時
互
聯
網
上
流
傳
幾
條
雅
姐
近
年
演
唱
的
影

片
，
從
中
可
見
雅
姐
是
純
粹
菊
部
歌
伶
的
作
風
，

沒
有
任
何
不
必
要
的
關
目
做
手
，
就
是
站
在
台
上

唱
曲
，
意
態
雍
容
。

原
本
為
聽
雅
姐
的
星
腔
而
來
，
卻
有
意
想
不
到

的
收
穫
，
聽
廣
東
音
樂
幾
十
年
，
此
時
才
初
次
知
道
有
﹁
精

神
音
樂
﹂
這
回
事
。
精
神
音
樂
是
粵
樂
的
一
個
分
支
，
加
入

了
許
多
西
洋
樂
器
，
除
了
梵
鈴
，
還
有
木
琴
、
爵
士
鼓
、
色

士
風
、
夏
威
夷
結
他
等
等
。
中
樂
則
隨
意
，
絃
樂
可
以
配
二

胡
、
古
琴
、
揚
琴
；
管
樂
則
或
笛
或
簫
，
都
無
所
謂
。
精
神

音
樂
有
振
奮
觀
眾
精
神
之
力
，
我
認
為
木
琴
和
爵
士
鼓
這
兩

個
敲
擊
樂
貢
獻
甚
多
。

這
晚
由
謝
子
明
先
生
領
奏
，
原
來
尹
大
師
人
稱
Ｂ
叔
，
謝

先
生
卻
是
Ｂ
仔
，
皆
因
尹
大
師
在
日
，
對
謝
先
生
甚
賞
識
，

而
行
家
亦
認
為
Ｂ
仔
有
Ｂ
叔
的
風
範
。
一
眾
資
深
拍
和
樂
師

全
程
都
可
說
是
木
無
表
情
，
顯
得
甚
為
有
趣
，
只
是
間
中
與

領
奏
有
少
許
眼
神
交
流
，
互
通
消
息
，
以
便
配
合
。

精
神
音
樂
可
以
說
是
香
港
原
創
，
實
在
應
該
重
新
推
廣
。

音
樂
能
夠
陶
冶
性
情
，
這
是
老
得
掉
了
牙
的
陳
腔
濫
調
，
但

是
時
下
香
港
小
朋
友
聽
粵
樂
太
少
，
多
聽
精
神
音
樂
，
可
以

振
奮
人
心
、
減
輕
怨
氣
。

雅
姐
唱
了
星
腔
名
曲
︽
風
流
夢
︾
的
一
段
小
曲
︽
走

馬
︾，
是
用
跳
舞
粵
曲
的
風
格
，
又
示
範
了
一
段
用
精
神
音

樂
伴
奏
的
二
簧
，
這
樣
就
展
示
了
不
一
樣
的
雅
姐
。
她
不
再

只
唱
不
動
，
而
是
配
合
很
簡
單
的
舞
步
。
還
唱
了
一
曲
︽
夜

來
香
︾，
對
了
，
雅
姐
本
來
是
唱
國
語
時
代
曲
起
家
，
因
聲

底
似
小
明
星
，
才
改
唱
粵
曲
。

油
麻
地
劇
院
只
得
百
多
個
座
位
，
這
一
場
演
出
的
門
票
收

益
，
連
支
付
樂
師
和
唱
家
的
車
馬
費
也
未
夠
。
但
場
地
小
也

有
好
處
，
就
是
氣
氛
比
較
親
切
，
台
下
觀
眾
有
甚
麼
話
，
台

上
人
人
都
聽
得
清
楚
。

司
儀
問
大
家
是
否
喜
歡
這
樣
的
音
樂
會
。
當
然
喜
歡
！
要

﹁
添
食
﹂
，
就
要
靠
負
責
人
多
向
康
文
署
爭
取
更
多
﹁
資

源
﹂。精

神
音
樂
這
個
樂
種
，
根
本
應
該
多
多
上
電
視
，
以
免
這

支
在
香
港
發
揚
光
大
的
嶺
南
文
化
走
向
式
微
。

精神粵韻頌星腔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多
功
能
手
機
的
流
行
，
造
成
了
在
公
眾

場
合
禮
節
的
缺
失
。

許
多
隆
重
的
社
團
集
會
，
就
是
在
主
事

者
致
開
幕
詞
的
時
候
，
下
面
的
貴
賓
便
有

不
少
在
把
弄
手
機
。
到
了
眾
多
嘉
賓
陸
續

致
詞
時
，
十
個
有
多
功
能
手
機
的
來
賓
有
七
個

在
把
弄
。

就
是
家
庭
聚
會
，
我
的
大
外
孫
子
，
一
到
㝸

就
是
低
頭
對
手
機
，
並
不
抬
頭
和
外
祖
父
寒
暄

幾
句
，
更
談
不
上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暢
談
了
。
現

在
連
三
歲
的
小
孩
子
也
已
有
樣
學
樣
，
手
中
持

有
一
個
平
板
電
腦
︵iP

ad

︶，
便
玩
起
他
的
拼

圖
遊
戲
來
了
。

我
們
老
一
輩
人
的
談
心
敘
舊
，
講
究
公
眾
場

合
的
禮
儀
，
都
被
這
些
﹁
電
腦
怪
物
﹂
破
壞
無

遺
。手

機
應
用
，
原
本
是
要
縮
短
人
們
的
距

離
、
隨
時
隨
地
可
以
通
話
，
隨
時
隨
地
可
以

發
短
訊
，
甚
至
可
以
視
像
對
話
，
拍
照
傳

真
。
但
卻
因
此
在
人
際
交
往
上
，
在
應
該
真

誠
對
話
時
，
在
可
以
促
膝
談
心
時
，
在
七
情
上
面
的
交
流

時
，
由
這
些
電
腦
機
器
把
它
通
通
切
斷
。
這
使
我
想
起
差

利
．
卓
別
靈
的
︽
摩
登
時
代
︾，
資
本
家
為
了
加
強
對
工
人

的
剝
削
，
減
少
吃
飯
時
間
，
發
明
餵
飯
機
來
給
工
人
餵
飯
，

爭
分
奪
秒
地
增
加
工
人
的
勞
動
時
間
。
這
個
﹁
電
腦
怪

物
﹂，
何
曾
不
是
在
切
斷
親
情
交
流
、
人
性
流
露
，
剝
削
人

們
思
想
對
話
的
時
間
？

科
學
的
發
達
和
機
械
化
的
進
步
，
減
少
了
體
力
勞
動
，
現

在
白
領
勞
動
者
已
經
超
過
藍
領
。
坐
在
電
腦
椅
上
的
打
工
仔

多
的
是
。
許
多
白
領
勞
動
者
缺
乏
體
力
勞
動
，
坐
得
太
久
，

面
對
電
腦
，
可
能
百
病
叢
生
。

日
前
我
所
服
務
的
單
位
，
給
每
位
成
員
送
來
一
件
春
節
禮

物
，
竟
然
是
一
個
護
手
墊
︵A

rm
rest-M

ousepad

︶。
據
說
可

以
減
少
使
用
電
腦
的
疲
勞
，
頓
使
我
這
個
半
電
腦
盲
者
啼
笑

皆
非
。

由
於
青
菜
多
具
殘
餘
農
藥
，
有
害
身
體
，
有
的
知
識
分
子

重
歸
田
園
，
自
種
自
吃
；
有
的
人
認
為
汽
車
廢
氣
污
染
城

市
，
倡
導
出
門
代
步
用
自
行
車
。
有
沒
有
人
為
了
回
歸
親
情

和
友
誼
，
建
立
良
好
聚
會
禮
儀
，
提
倡
某
種
場
合
禁
用
多
功

能
手
機
呢
？

多功能手機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思　旋

思旋
天地

百
度
百
科
說
；
女
性
的
臀
部
﹁
豐
厚
圓

滑
，
比
性
器
官
更
激
發
男
人
性
幻
想
。
令

男
人
有
侵
入
感
，
有
捏
咬
願
望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公
交
車
上
男
人
侵
犯
女
人
臀
部
原

因
之
一
。
﹂

色
狼
摸
屁
股
，
當
然
要
送
官
究
辦
。
但
此
事

若
發
生
在
歐
洲
，
色
不
算
色
，
狼
不
算
狼
；
他

摸
完
後
，
可
以
施
施
然
大
搖
大
擺
昂
首
離
去
。

奧
地
利
司
法
部
上
月
否
決
一
項
所
謂
﹁
摸
屁

股
﹂
法
案
；
男
人
只
要
不
捏
住
女
人
的
乳
房
和

私
處
，
不
算
犯
罪
，
摸
屁
股
也
沒
錯
。
多
年

來
，
奧
國
婦
女
部
歷
盡
艱
辛
、
無
數
次
地
要
求

政
府
立
例
﹁
護
股
﹂，
均
不
得
要
領
。

根
據
奧
國
現
行
法
律
，
遭
非
禮
的
女
性
必
須

證
明
：
色
狼
的
意
圖
並
非
摸
一
下
便
罷
手
，
他

會
進
一
步
有
所
行
動
，
例
如
強
行
接
觸
主
要
性
器
官
︵
乳

房
和
私
處
︶。
而
臀
部
不
屬
於
性
器
官
，
不
受
法
律
保
護
。

婦
女
部
今
次
重
申
修
訂
法
案
，
事
緣
於
去
年
底
，
奧
國

第
二
大
城
市
格
拉
茨
一
名
四
十
三
歲
的
兩
子
之
母
，
在
交

通
燈
前
等
待
過
馬
路
，
一
男
子
從
後
探
頭
問
她
：
﹁
這
麼

大
的
屁
股
，
摸
它
一
下
，
行
嗎
？
﹂
她
答
：
﹁
不
行
。
﹂

男
子
充
耳
不
聞
，
下
手
又
捏
又
抓
。
婦
人
轉
身
賞
他
耳

光
。
他
不
服
氣
，
尾
隨
婦
人
嘮
叨
說
，
從
來
沒
有
女
人
打

過
他
，
威
脅
她
不
會
放
過
她
。
兩
人
糾
纏
起
來
，
警
方
加

入
調
解
，
無
效
。
婦
人
決
定
控
告
該
﹁
賤
男
﹂。
結
果
法
庭

判
他
無
罪
。
婦
人
無
奈
地
說
，
遭
色
狼
侮
辱
後
，
再
遭
這

荒
謬
的
法
例
侮
辱
多
一
次
。

在
歐
洲
，
藝
術
家
和
文
學
家
的
妙
筆
生
花
下
，
女
人
的

臀
部
從
來
都
是
性
象
徵
，
讚
美
之
餘
還
有
幻
想
。
現
代
敲

擊
樂
裡
，
歌
頌
女
人
美
臀
的
流
行
曲
傳
遍
街
頭
巷
尾
；
張

貼
美
臀
的
巴
士
廣
告
行
走
南
北
。

可
能
過
濫
，
再
挑
引
不
起
性
幻
想
。

回
想
當
年
旅
遊
羅
馬
，
目
睹
眾
美
女
在
火
車
站
向
男
查

票
者
問
路
，
問
完
了
，
俊
俏
的
查
票
員
嘻
皮
笑
臉
地
向
美

女
逐
一
打
屁
股
道
別
；
美
女
們
嘻
嘻
哈
哈
地
離
開
。

歐
洲
人
摸
屁
股
，
欣
賞
而
已
。

摸屁股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春暖花開

高
人
李
承
鵬
曾
有
一
段
非
常
精
闢
的
總
結
：

﹁︵
中
國
的
︶
社
會
新
聞
每
天
一
個
小
亮
點
，
每
周

一
個
大
亮
點
，
每
月
一
個
爆
炸
點
，
明
天
有
爆
炸

新
聞
已
不
再
是
新
聞
，
以
何
種
驚
世
駭
俗
的
方
式

爆
炸
才
是
新
聞
。
﹂
最
近
網
絡
上
流
行
㠥
一
個
詞

叫
﹁
秀
下
限
﹂，
意
思
是
展
示
某
方
面
的
最
低
水
平
以

挑
戰
群
眾
的
接
受
力
，
套
用
在
這
裡
，
中
國
的
社
會
新

聞
就
是
在
不
停
地
秀
㠥
荒
唐
的
下
限
，
挑
戰
㠥
老
百
姓

的
忍
耐
力
。

最
新
的
荒
唐
下
限
秀
在
上
海
，
這
個
處
處
都
要
與
北

京
一
決
高
下
的
城
市
，
大
概
是
看
不
過
帝
都
在PM

250

的
事
情
上
大
出
風
頭
，
於
是
震
撼
性
地
上
演
了
﹁
死
豬

過
江
﹂
的
戲
碼—

—

從
本
月
五
日
開
始
，
短
短
一
周
時

間
，
黃
浦
江
裡
撈
出
了
六
千
六
百
頭
死
豬
。
試
想
一

下
，
當
人
們
站
在
繁
華
外
灘
，
遠
眺
魅
力
浦
東
，
身
下

一
江
死
豬
向
東
流
，
迎
面
吹
來
腥
臭
的
風⋯

⋯

這
是
何

等
的
﹁
有
腔
調
﹂
！
而
如
果
只
是
視
覺
和
嗅
覺
污
染
也

就
勉
強
罷
了
，
忽
一
想
到
，
這
些
日
子
原
來
一
直
在
喝

㠥
免
費
肉
湯
，
且
不
知
道
貢
獻
出
這
副
身
板
的
湯
料
們

都
是
怎
麼
故
去
的⋯

⋯

啊
，
這
事
不
能
想
得
太
細
。

黃
浦
江
漂
六
千
死
豬
，
這
本
已
是
雷
得
不
能
再
雷
的

新
聞
，
但
中
國
式
新
聞
的
荒
唐
高
潮
往
往
不
止
於
事
件

本
身
。
每
一
次
，
事
件
只
是
引
子
，
事
件
發
生
後
有
關

部
門
的
回
應
，
才
是
秀
下
限
的
重
頭
戲
，
而
苦
逼
的
老

百
姓
，
每
每
都
是
在
這
些
回
應
中
不
斷
嘲
諷
解
構
，
用

娛
樂
精
神
麻
痺
自
己
的
無
能
為
力
。
比
如
，
這
一
次
，

有
關
部
門
反
覆
強
調
這
些
來
自
浙
江
嘉
興
的
死
豬
不
是
病
死
而
是

﹁
凍
死
﹂
的
，
言
外
之
意
﹁
沒
事
沒
事
﹂，
然
後
網
民
就
回
應
說
：

﹁
浙
江
的
豬
都
凍
死
了
，
必
須
給
黑
龍
江
的
豬
每
頭
配
一
件
羽
絨

服
！
﹂
又
比
如
，
有
關
部
門
反
覆
強
調
說
﹁
經
檢
測
，
黃
浦
江
水

質
總
體
穩
定
，
飲
用
水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
言
外
之
意
﹁
沒
事

沒
事
﹂，
然
後
網
民
就
回
應
說
：
﹁
我
終
於
明
白
為
什
麼
喝
涼
水
都

會
胖
了⋯

⋯

﹂﹁
飲
用
水
符
合
標
準
，
大
不
了
多
備
一
根
牙
籤
。
﹂

再
比
如
，
有
關
部
門
至
今
沒
有
明
確
解
釋
死
豬
為
何
突
然
增
多
，

也
沒
有
給
出
具
體
的
懲
治
措
施
，
只
有
一
些
媒
體
調
查
後
推
論
死

豬
驟
增
與
去
年
底
嚴
打
了
一
批
死
豬
肉
販
子
有
關
，
換
句
話
說
，

以
前
的
死
豬
在
餐
桌
上
，
今
年
的
死
豬
在
江
裡
。
對
此
，
網
民
們

都
快
感
激
涕
零
了—

—

﹁
沒
去
做
火
腿
腸
已
經
是
好
大
的
進
步

了
！
﹂

最
後
說
一
下
幸
運
的
李
安
，
好
彩
奧
斯
卡
早
一
個
星
期
頒
獎
，

否
則
小
金
人
是
不
是
他
的
還
真
不
一
定—

因
為
有
有
才
網
友
已

經
把
他
的
獲
獎
電
影
改
編
成
了
︽
少
年P

ig

的
奇
幻
漂
流
︾，
配
合

滿
眼
小
豬
的
海
報
，
那
精
彩
程
度
，
誰
敢
與
之
爭
鋒
？

少年Pig的奇幻漂流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憶舊，是人類一種豐富的精神食糧，然而有些
舊情，還是忘卻更好。
隨㠥年齡的增長，各類聚會也越來越多。從分

別幾十年的小學、中學同學，到曾一起下鄉的知
青戰友，再到曾共事過的老同事，都要不時地聚
聚。有人叫你去聚會，說明你的人緣還不錯，應
該高興。可是在一些聚會中，卻總能發現一些不
和諧之音。
老人兒見老人兒，最大的樂趣當然就是回憶往

事了。偏有那些記性特別好的人，小時候芝麻粒
兒大小的事兒，都記得真真切切的。那種穿越時
光小心保存下來的童趣兒，實在是彌足珍貴。可
是有人憶舊，偏偏就憶過了頭兒。
有一次，陪一位閨蜜級朋友參加她的小學同學

聚會，因為她的同學中恰有很多是我的鄰居。席
間，老同學們喝酒喝得高興，說話也就口沒遮攔
了起來，有人憶起上小學時的早戀。一位看來相
貌憨厚的男士，竟向一位女士披露自己當年對她
的暗戀，讓那位年過半百的女士哭笑不得，她早
年對他什麼印象都沒有。想想，幾十年前那位男
士不過一個12歲的小男孩兒，在淘氣之餘竟還有
談情說愛的心思，不免讓人覺得荒唐。無論這事
兒是真是假，在同學聚會時爆料兒，總是有點兒
不合時宜。
還有一次兵團戰友聚會，也有人提起當年連隊

的「配對」往事。有人起哄讓在場一位男知青打
電話給一位女知青，因那位女士是他幾十年前的
初戀女友。手機竟然打通了，兩位當年的初戀情
人激動不已，相約有空再見面。
我當時就不看好這樣危險的「獵奇」。我覺得，

雖然有傳說中至死不渝的愛情，可現實中任何美
好的感情，都經不住時間的磨損。再說他們各自

都早已有了家庭，說不定快要兒孫滿堂，不安安
穩穩地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偏去尋覓什麼丟失的
初戀呢，真是吃飽了撐的！此外，我覺得這樣的
獵奇不僅是對家庭的不忠，也是對自己的感情世
界不負責任。
以上的那一對，在兵團時一個是嬌俏的小姑

娘，一個是相貌俊朗的小伙子，兩人可謂很相配
的一對，在冰天雪地的枯躁、單調勞動環境中互
生愛意。可惜，後來知青返城各自回到了自己出
生的城市，那段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返城後都有
了各自的家庭，雖然可能說不上特別幸福，也算
是此生有了㠥落。再後來，男士得了難治的慢性
病，雖然自強不息，可也被病痛折磨得面目全
非；女士呢，經歷了幾十年風風雨雨，也早不復
是那個清純的小姑娘。在傷痕纍纍的後半生中，
他們應該躲在各自的人生角落中默默地休養生
息，已經進入了暮秋，為何偏要去做春天的事兒
呢？
後來，在「熱心人」的撮合之下，他們到底見

面了。場面果然很尷尬。女士已然變成身材肥
胖、言談粗俗的老婦女，男士當然也不再是女士
心中那個朝氣蓬勃的帥小伙兒，變成一個蒼老憔
悴的老男人。見到面目全非的舊日情人，二人當
即相對無言；別說追憶舊情，連起碼的禮貌都沒
有周全，就趕緊逃離了彼此。重溫舊情的結果，
連心中美好的記憶都丟失了。
老朋友的聚會中，凡是自作多情來尋找初戀

的，多數結局都不算太好。初戀激情本來就是花
瓣兒上的清晨露珠，只屬於轉瞬即逝的青春。想
一下，如果後來那個「他」或是「她」不出現，
你永遠會在心裡保留一座青春聖殿。那清澈的眼
神，沒有一絲皺紋的面孔，小白楊樹一般挺拔矯

健的身材，會永遠保留在那
個聖殿之中，供你閒時去瞻
仰回味，這該有多麼美好！
可是幾十年後，如果那個

「他」或者是「她」出現在你
的面前，衰老的臉上帶㠥小
姑娘般羞澀的神情，像是春
天的花朵生硬地接種在秋天
枯萎的枝條上，你是不是會
感覺到可怕的時光倒錯？可
能只有默默無言，遺憾㠥這
老人家的幼稚。結果，「他」
或是「她」只能轉身離去，
留給你一個臃腫衰老的背
影。
人生中有很多誘惑需要堅

決抑制，再見老情人就是其
中之一。可惜很多男士女士
活到了年紀一把，本來應該洞悉情感世界，卻還
要去輕信初戀的不朽。
其實，人生經歷了那麼多之後，誰都不復是當

年的「那一個」了。對懷舊的男士來說，當初迷
戀你的那個小姑娘，可能早成為閱歷豐富的成熟
女士，如今一眼就讀出了你的淺薄；曾經的激情
早已煙消雲散，只不過她懂得不說破，懂得保持
朋友間起碼的禮貌。女人呢，更千萬不要對當年
鍾情你的男士抱什麼幻想。要明白，女人衰老的
容顏，嘶啞的嗓音，足以摧毀一切異性的激情。
所謂「愛你衰老的容顏」，那只是極少數的另類，
與咱平民百姓無關。
有的人就很聰明。有位女士年輕時卓爾不群，

曾有一位患難相交的初戀男友。後來男友出國創
業，女士埋頭事業，為生活所逼兩人不得不分了
手。一晃幾十年過去了。有一天，那位在海外奮
鬥多年、擁有了不菲資產的男士突然回國。他找
到了這位女士，說自己已是單身一人無牽無掛，
還沒忘當年的承諾，提出要帶女士一起出國享
福。女士雖然也心有所動，可依然斷然拒絕了。

理由是要為自己的家庭負責。自己與老公、女兒
已是不可分的三位一體，不容其他感情來破壞家
庭的安寧。早些年電影《廊橋遺夢》曾感動了很
多人，因為女主人公那段感人的婚外戀，更因為
她那種為了家庭犧牲自己，那種負責任的人生態
度。
社會經濟富足了，人更長壽了，額外的感情就

有了滋生的餘地。聰明人，能用過去的歷史豐富
自己，把逝去的感情化為心靈的養料。初戀雖然
消逝了，可依然象徵㠥曾有的青春，給人積極向
上的精神力量。可如果硬要去追尋什麼舊情，那
麼所有美麗的記憶之花就將離你而去，只剩下一
堆枯萎的殘枝敗柳。執㠥地糾結㠥初戀，真是一
種悲哀。其實很多與初戀結合的人，家庭也並不
圓滿。凡是得不到的才最有誘惑力，這就是人類
的弱點。
正視歲月，記得我們曾經年輕過，就已經足夠

了。 成長，有時候就意味㠥忘卻。陪自己走過一
生的「另一半」，可能不如初戀完美，可那才是真
正應該珍惜的人。

莫憶舊情

■有些舊情，還是忘卻更好。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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